
身
在
此
山
中            

王
昶
雄 

清
晨
，
推
開
窗
扉
，
清
新
之
氣
撲
人
眉
宇
，
陽
光
躍
然
而
入
，
滿
室
生
輝
。
有
了

窗
，
一
間
容
膝
斗
室
，
便
變
成
頂
天
立
地
的
無
窮
大
了
。 

 
 
  

遷
居
到
這
四
山
環
抱
的
小
屋
，
已
快
五
年
了
。
山
屋
雖
小
，
卻
霜
露
不
墜
，
風
雨

攸
除
，
那
嵐
色
山
光
，
更
使
心
靈
為
之
清
爽
。
鄰
近
是
從
前
的
美
軍
宿
舍
，
現
已
闢
為

山
村
聯
誼
社
，
有
網
球
場
、
游
泳
池
，
更
有
寬
廣
的
草
坪
，
可
坐
可
臥
，
別
有
園
林
情

調
。 

 
 
  

從
山
子
后
的
小
屋
慢
跑
到
陽
明
公
園
後
面
的
山
澗
，
自
由
自
在
的
作
早
操
、
打
太

極
拳
。
陽
明
、
大
屯
兩
瀑
布
匯
流
出
谷
，
谷
口
是
石
壇
路
峰
頂
橋
，
橋
畔
有
洞
形
月
門

及
花
廊
，
景
色
幽
美
。 

 
 
  

回
到
小
屋
，
已
是
日
上
三
竿
，
然
後
才
幹
起
活
兒
來
。
時
寫
時
歇
的
一
篇
小
說
，

一
拖
再
拖
已
是
半
年
光
景
，
直
到
日
昨
，
好
歹
算
搞
出
來
了
。
脫
稿
時
，
如
釋
重
負
，

又
像
一
根
繃
得
過
緊
的
琴
弦
一
般
的
心
情
，
才
鬆
弛
下
來
。
我
相
信
一
個
作
家
是
沒
有

終
點
的
，
就
像
馬
拉
松
賽
，
要
有
持
恆
的
力
氣
，
一
直
不
斷
地
跑
下
去
。
寫
作
完
全
靠

一
股
勁
，
有
人
形
容
得
妙
，
那
股
勁
消
失
了
，
就
像
洩
了
氣
的
皮
球
，
蹦
也
蹦
不
起
來
。 

 
 
  

午
後
，
除
了
睡
晌
覺
、
有
事
辦
事
以
外
，
看
看
書
啦
！
散
散
步
啦
！
美
其
名
曰
：「
悠

閒
自
得
」。
今
午
跑
到
法
美
墓
園
，
這
裡
草
坪
如
茵
，
視
野
絕
佳
，
士
林
、
北
投
一
帶
的

近
景
，
一
覽
無
遺
。 

 
 
  

入
夜
，
獨
坐
斗
室
，
一
邊
靜
聽
古
箏
錄
音
帶
，
一
邊
白
乾
在
手
，
默
默
瀏
覽
四
壁

圖
書
。
這
時
，
新
交
少
至
，
舊
雨
不
來
，
裸
足
袒
胸
，
了
無
拘
束
。 

 
 
  

翻
閱
書
本
時
，
我
偶
爾
碰
到
一
句
很
醒
目
的
箴
言
：
理
想
的
文
學
家
，
他
有
求
真

的
精
神
、
向
善
的
勇
氣
、
愛
美
的
情
操
。
為
了
真
，
他
實
事
求
是
，
不
作
調
人
；
為
了

善
，
他
鐵
肩
擔
道
義
，
佛
手
寫
文
章
；
為
了
美
，
他
沈
思
翰
藻
，
纂
組
錦
繡
。
統
括
起

來
，
他
有
一
顆
愛
心
，
能
夠
感
動
別
人
，
美
化
世
界
。
真
是
好
一
幅
幾
乎
難
以
碰
見
的

大
文
學
家
的
寫
照
。 

 
 
  

「
山
中
無
曆
日
，
寒
盡
不
知
年
。
」
在
山
上
，
我
從
未
留
意
過
自
己
的
歲
數
，
一

頂
草
笠
，
一
條
牛
仔
褲
，
是
我
出
門
時
的
打
扮
。
我
寄
情
山
水
，
自
然
不
慕
榮
利
，
讀

書
與
爬
山
一
般
，
致
心
其
中
，
渾
然
忘
我
。
我
愛
山
之
靜
中
有
動
，
它
靜
得
那
麼
安
謐
，

動
得
那
麼
和
諧
。 



 

小
太
陽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
良 

這
個
小
小
的
第
三
者
，
似
乎
一
生
下
來
就
得
到
父
母
的
鍾
愛
，
在
她
噘
著
小
嘴
唇

甜
蜜
睡
覺
的
時
候
，
在
她
睜
開
烏
黑
的
眼
睛
凝
視
燈
光
的
時
候
，
在
我
們
發
現
她
臉
上

有
顆
小
黑
痣
的
時
候
，
那
種
生
活
的
溫
馨
！ 

 
 
  

但
是
她
也
給
我
們
帶
來
現
實
的
生
活
問
題
。
她
的
小
被
窩
裡
好
像
有
一
部
小
印
刷

機
，
印
出
一
份
一
份
淺
黃
深
黃
潮
溼
溫
和
的
尿
布
。
我
們
一
份
一
份
接
下
來
，
往
臉
盆

裡
扔
。
因
此
，
阿
釧
的
眉
頭
皺
了
，
阿
釧
的
胳
臂
酸
了
，
阿
釧
的
脾
氣
壞
了
。
她
的
印

刷
機
使
我
們
的
臨
時
佣
人
吃
不
消
了
。 

 
 
  

我
們
的
臥
室
開
始
有
釘
鎚
的
響
聲
，
鐵
絲
安
裝
起
來
了
，
一
道
，
兩
道
，
三
道
，

四
道
，
五
道
，
六
道
。
她
的
尿
布
像
一
幅
一
幅
雨
中
的
軍
旗
，
聲
勢
浩
大
的
掛
滿
一
屋
。

我
們
在
尿
布
底
下
彎
腰
走
路
。
鄰
居
的
小
女
孩
來
拜
訪
新
妹
妹
，
一
擡
頭
瞧
見
那
空
中

的
迷
魂
陣
，
就
高
興
得
忘
了
來
我
家
的
目
的
。
書
桌
的
領
空
也
讓
出
去
了
，
我
這
近
視

的
寫
稿
人
，
常
常
一
個
標
點
點
在
水
上
，
那
就
是
頭
上
尿
布
的
成
績
。 

 
 
  

一
切
都
在
改
變
，
而
且
改
變
得
那
麼
快
。
我
們
從
前
那
種
兩
部
車
子
出
門
，
兩
部

車
子
回
家
的
公
務
員
生
活
樂
趣
被
破
壞
了
，
但
是
我
們
卻
從
另
一
方
面
得
到
了
補
償
。

我
們
可
以
捏
捏
嬰
兒
的
小
手
，
像
跟
童
話
裡
的
仙
子
寒
暄
，
可
以
撫
摸
她
細
柔
漆
黑
的

髮
絲
，
可
以
看
她
在
澡
盆
裡
踩
水
像
一
個
小
青
蛙
，
可
以
在
她
身
上
聞
到
嬰
兒
所
專
有

的
奶
香
味
，
在
她
那
一
張
甜
美
的
小
臉
兒
前
面
，
誰
還
去
回
憶
從
前
的
舊
樂
趣
？ 

 
 
  

這
小
嬰
兒
會
打
鼾
，
小
嗓
子
眼
兒
裡
咕
嚕
咕
嚕
響
。
她
吃
足
了
奶
會
打
嗝
，
會
伸

個
懶
腰
打
呵
欠
，
還
會
打
噴
嚏
。
我
們
放
在
床
頭
的
育
嬰
書
上
說
這
一
切
都
是
正
常
的
。

我
們
享
受
她
給
我
們
的
一
切
聲
音
，
這
聲
音
使
我
們
的
房
間
格
外
溫
暖
。
我
們
偷
看
她

安
靜
時
候
臉
上
的
表
情
，
這
表
情
沒
有
一
絲
愁
苦
的
樣
子
。 

 
 
  

她
佔
用
我
們
的
半
張
床
，
但
是
我
們
多
麼
願
意
退
讓
。
她
使
我
們
半
夜
失
眠
，
日

間
疲
憊
不
堪
。
我
們
卻
覺
得
這
是
人
間
最
快
樂
的
痛
苦
，
最
甜
蜜
的
折
磨
，
但
願
不
分

晝
夜
，
永
遠
緊
擁
她
在
懷
裡
！ 

 
 
  

窗
外
冷
風
淒
淒
，
雨
聲
淅
瀝
，
世
界
是
這
麼
潮
溼
陰
冷
，
我
們
曾
經
苦
苦
的
盼
望

著
太
陽
。
但
是
現
在
，
我
們
忘
了
窗
外
的
世
界
，
因
為
我
們
有
我
們
自
己
的
小
太
陽
了
。

小
太
陽
不
怕
天
上
雲
朵
的
遮
掩
，
小
太
陽
能
透
過
雨
絲
，
透
過
尿
布
的
迷
魂
陣
，
透
過

愁
苦
靈
魂
堅
硬
的
外
殻
，
暖
烘
烘
照
射
著
我
們
的
心
。 

 
 
  

我
多
麼
願
意
這
麼
說
：
我
們
的
小
太
陽
不
是
我
們
生
活
的
負
擔
，
她
是
我
們
人
生

途
中
第
一
個
最
惹
人
喜
愛
的
友
伴
！ 

 



秋
日
的
聲
音                

王
家
祥 

對
於
一
年
生
的
草
本
植
物
而
言
，
秋
天
是
全
力
盛
裝
正
視
死
亡
的
美
麗
季
節
。
秋

天
的
雲
最
短
暫
，
秋
天
的
欲
望
最
少
，
秋
天
最
接
近
死
亡
，
秋
天
是
生
命
覺
醒
和
改
變

的
最
佳
季
節
；
所
以
秋
天
一
點
也
不
憂
鬰
，
秋
天
無
歡
亦
無
悲
，
清
明
爽
朗
。
秋
天
的

聲
音
細
緻
內
歛
，
難
以
傾
聽
。 

 
 
  

漢
人
曆
法
中
九
月
是
秋
天
的
開
端
，
正
是
西
南
海
岸
的
平
埔
族
釋
放
向
魂
的
開
向

祭
舉
行
之
際
；
所
謂
向
魂
指
的
是
大
地
上
一
切
的
魂
靈
。
西
拉
雅
人
以
月
亮
的
陰
晴
圓

缺
謹
記
奉
祀
祖
先
阿
立
的
儀
式
要
月
月
遵
行
，
永
傳
後
世
。
西
拉
雅
人
以
身
體
髮
膚
的

感
受
和
眼
觀
萬
物
遞
嬗
輪
替
來
判
斷
節
氣
與
四
季
的
律
動
。
因
此
安
慰
向
魂
的
祭
典
舉

行
之
際
，
雖
已
是
漢
人
曆
法
中
白
露
之
後
，
霜
降
之
前
的
秋
分
，
在
古
稱
倒
風
內
海
的

西
南
海
岸
野
原
上
仍
是
獵
鹿
人
赤
身
裸
體
的
夏
季
，
暑
氣
依
舊
逼
人
。
只
有
敏
感
的
伊

尼
卜
司
（
女
巫
）
必
細
心
注
意
節
氣
的
變
化
，
在
早
晨
的
露
水
漸
漸
增
多
轉
寒
之
後
，

直
到
降
霜
於
田
野
之
前
的
那
段
陰
晴
圓
缺
，
便
是
決
定
安
慰
向
魂
的
時
機
了
。
記
得
將

壼
中
鎮
壓
向
魂
的
伊
尼
青
葉
（
澤
蘭
）
從
向
水
裡
拿
開
，
釋
放
被
禁
閉
整
個
春
夏
的
魂

靈
們
回
到
世
間
優
游
。 

 
 
  

魂
靈
們
在
秋
天
群
起
回
到
世
間
優
游
的
聲
音
我
們
聽
不
見
，
那
是
生
命
死
亡
後
的

聲
音
。
生
命
發
生
的
聲
音
有
些
是
聽
不
見
卻
看
得
見
的
，
某
些
聲
音
可
以
在
心
中
滋
長
，

甚
至
變
得
很
喧
囂
，
耳
畔
卻
沒
有
任
何
聲
響
；
只
有
西
拉
雅
的
女
巫
聽
得
見
向
魂
渴
望

秋
天
的
聲
音
吧
！
相
信
魂
靈
們
繼
續
在
世
間
遊
蕩
的
聲
音
從
來
不
曾
離
去
，
西
拉
雅
人

於
田
野
上
響
起
的
賽
戲
祭
歌
在
秋
天
卻
逐
漸
消
失
了
！
我
們
在
臺
灣
古
文
獻
上
聽
見
的

獵
鹿
人
奔
馳
在
疏
林
草
原
的
聲
音
已
成
絕
響
！
看
見
的
秋
日
祭
歌
已
經
不
在
公
廨
廣
場

上
回
盪
悠
揚
！ 

 
 
  

西
拉
雅
人
知
道
，
秋
日
草
野
的
氣
息
真
正
來
臨
是
從
霜
降
之
後
，
粟
米
成
熟
的
那

個
月
圓
之
夜
；
在
那
一
夜
要
舉
行
祖
先
阿
立
誕
辰
的
狂
歡
夜
祭
；
粟
米
總
在
夏
天
拼
命

成
長
，
秋
天
收
成
。
從
夜
祭
之
後
便
是
真
正
的
秋
天
了
！
那
是
漢
人
曆
法
小
雪
以
後
的

十
月
十
五
日
，
草
木
開
始
枯
黃
蕭
瑟
，
鹿
群
必
須
集
體
遷
移
南
下
，
尋
找
尚
未
枯
死
的

青
草
與
耐
寒
的
新
葉
，
也
是
獵
人
們
群
集
出
動
，
在
草
野
上
圍
獵
鹿
群
的
時
節
。 

 
 
  

那
是
四
百
年
前
的
秋
天
臺
灣
原
野
典
型
的
聲
音
：
鹿
群
踏
動
大
地
，
獵
人
放
火
燎

原
。
野
火
吞
沒
枯
黃
草
木
的
猛
暴
巨
響
，
已
經
驅
趕
驚
惶
奔
走
的
鹿
群
從
草
原
深
處
竄

出
，
迎
面
撞
上
狂
呼
吶
喊
，
手
持
標
槍
的
獵
人
許
多
世
代
了
；
數
百
年
前
秋
天
原
野
上

的
生
態
一
直
維
持
如
此
生
與
死
的
平
衡
；
草
原
靠
大
火
重
生
，
卸
去
枯
死
的
屍
體
，
待

明
年
春
雨
後
新
生
，
鹿
群
需
要
新
生
的
草
原
，
而
放
火
的
獵
人
需
要
繁
衍
不
斷
的
鹿
群
；

直
到
漢
人
入
侵
將
疏
林
草
原
開
墾
，
這
些
聲
音
變
得
久
遠
而
不
再
響
起
。 

 



無
關
歲
月                

蔣
勳 

在
父
母
的
觀
念
中
，
過
年
是
一
件
了
不
得
的
大
事
。
民
國
四
十
年
許
，
我
們
從
大

陸
遷
臺
，
不
僅
保
留
了
故
鄉
過
年
的
儀
節
規
矩
，
也
同
時
增
加
了
不
少
本
地
新
的
習
俗
；

我
孩
童
時
代
的
過
年
便
顯
得
異
常
熱
鬧
忙
碌
。 

 
 
  

母
親
對
於
北
方
過
年
的
講
究
十
分
堅
持
。
一
進
臘
月
，
各
種
醃
臘
風
乾
的
食
物
，

便
用
炒
過
的
花
椒
鹽
細
細
抹
過
，
浸
泡
了
醬
油
，
用
紅
繩
穿
掛
了
，
一
一
吊
曬
在
牆
頭

竹
竿
上
。 

 
 
  

用
土
罈
封
存
發
酵
的
豆
腐
乳
、
泡
菜
、
糯
米
酒
釀
，
一
缸
一
甕
靜
靜
置
於
屋
簷
角

落
。
我
時
時
要
走
近
去
，
把
耳
朵
俯
貼
在
罎
面
上
，
彷
彿
可
以
聽
到
那
平
靜
厚
實
的
穩

重
大
缸
下
醞
釀
著
美
麗
動
人
的
聲
音
。 

 
 
  

母
親
也
和
鄰
居
本
地
婦
人
們
學
做
了
發
粿
和
閩
式
年
糕
。 

 
 
  

碾
磨
糯
米
的
石
磨
現
在
是
不
常
見
到
了
。
那
從
石
磨
下
汩
汩
流
出
的
白
色
米
漿
，

被
盛
放
在
洗
淨
的
麵
粉
袋
中
，
紮
成
飽
滿
厚
實
胖
鼓
鼓
的
樣
子
，
每
每
逗
引
孩
子
們
禁

不
住
去
戮
弄
它
們
。
水
分
被
擠
壓
以
後
凝
結
的
白
色
的
米
糕
，
放
在
大
蒸
籠
裡
，
底
下

加
上
徹
夜
不
熄
的
熾
旺
的
大
火
，
那
香
甜
的
氣
味
，
混
雜
著
炭
火
的
煙
氣
便
日
夜
彌
漫

我
們
的
巷
弄
。
放
假
無
事
的
孩
童
，
在
各
處
忙
碌
的
大
人
腳
邊
鑽
竄
著
，
驅
之
不
去
，

連
那
因
為
蒸
年
糕
而
時
常
引
發
的
火
警
、
消
防
車
噹
噹
趕
來
的
急
迫
和
匆
促
，
也
變
成

心
中
不
可
解
說
的
緊
張
與
興
奮
。 

 
 
  

早
年
臺
灣
普
遍
經
濟
狀
況
並
不
富
裕
的
情
況
下
，
過
年
的
確
是
一
種
興
奮
的
剌

激
，
給
貧
困
單
調
的
生
活
平
添
了
一
個
高
潮
。 

 
 
  

在
忙
碌
與
興
奮
中
，
也
夾
雜
著
許
多
不
可
解
的
禁
忌
。
孩
子
們
一
再
被
提
醒
著
不

准
說
不
吉
祥
的
話
。
禁
忌
到
了
連
同
音
字
或
一
切
可
能
的
聯
想
也
被
禁
止
著
，
單
方
面

的
禁
止
孩
子
，
便
不
生
什
麼
實
際
的
效
果
，
母
親
就
乾
脆
用
紅
紙
寫
了
幾
張
「
童
言
無

忌
」，
四
處
張
貼
在
我
們
所
到
之
處
。 

 
 
  

母
親
也
十
分
忌
諱
在
臘
月
間
打
破
器
物
，
如
果
不
慎
失
手
打
碎
了
盤
碗
，
必
要
說

一
句
：「
歲
歲
平
安
。
」 

 
 
  

這
些
小
時
候
不
十
分
懂
，
大
了
以
後
有
一
點
厭
煩
的
瑣
細
的
行
為
，
現
今
回
想
起

來
是
有
不
同
滋
味
的
。 

 
 
  

遠
離
故
土
的
父
母
親
，
在
異
地
暫
時
安
頓
好
簡
陋
的
居
處
，
稍
稍
歇
息
了
久
經
戰

亂
的
恐
懼
不
安
，
稍
稍
減
低
了
一
點
離
散
、
饑
餓
、
流
亡
的
陰
影
，
他
們
對
於
過
年
的

慎
重
，
他
們
許
多
看
來
迷
信
的
禁
忌
，
他
們
對
食
物
刻
意
豐
盛
的
儲
備
，
今
天
看
來
，

似
乎
都
隱
含
著
不
可
言
說
的
辛
酸
與
悲
哀
。 


